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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士人的抄书状况分析
高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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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抄书是古代图书收藏和流通的重要途径，人们开展抄书活动，一是为了供自己阅读；二是出版售卖；三
是出于收藏需要。明代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繁荣的时期，在文化社会上也表现出一种活跃的氛围。
就明代的抄书活动来看，其更具有代表性。这一时期，江苏、安徽等地，书坊开办比较多，所以江南士
人从事抄书活动的也比较多。对此，本文选择明代江南士人为例，研究他们在明代的抄书生活现状，研
究对于更好的把握抄书活动的特点和发展，明确这一活动的功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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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江南地区藏书家形成一个文人集团，他们对于考订、

收藏、校正、鉴赏等方面颇有成就，这些都是促进明代

江南士人抄书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对于现存的明代

江南士人的藏本研究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江南地区

的众多藏书家中，不管他们的家境条件是好是坏，抄书

生活都是他们藏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相对来说，探究明代

江南地区的士人抄书生活，一方面可以研究相关士人抄

书生活的个性文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

把握明代藏书家史。

1.2 江南士人抄书的意义
总体来看，明代江南士人抄书具有重要意义。藏书

家们的抄书活动一般都是贯穿在他们全部的藏书生涯中

的，相关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明代社会进行了综合反

映。首先，可以看出，从藏书人的藏书中，可以把握他

们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异性，一些交通不发达地区的藏书

家，书籍流通困难；其次，藏书价格区域差异显著，一

些藏书家因为无力承担较大的藏书支出，所以会更多的

选择抄书活动，这一点也是研究当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资料；最后，藏书家因为自身爱好的不同，他们在藏

书中也会有不同需求，而在同行之间的书籍传抄行为反

映的是藏书家之间选择的一种实用性、性价比比较高的

藏书手段。在研究中对于江南士人抄书生活的分析，可

以更好的挖掘明代江南地区藏书家藏书倾向。

此外，就抄书结果来看，这一活动有效的促进了图

书的流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抄书活动还促进了

古籍的传承；也在图书的传抄中促进了江南士人之间的

学术交流。就明代江南士人的抄书生活来看，相关活动

在藏书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对于这一时期区

域文化史、学术史以及经济史等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

值，相关研究之间的关联性也比较强，所以其实用价值 
较大。

2  明代江南士人抄书发展历程

书籍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中意义重大，其价值不可

估量。而书籍的传抄、收藏、印刷等活动，在一定程度

上也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就明代藏书

家的分布来看，因为当时明代经济中心南移，所以藏书

虽然除了抄书活动，雕刻出版艺术在这之后获得了

快速发展，但是抄书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作为一种

特殊的文化载体，抄书活动在明代依然比较盛行，且明

代是我国抄书活动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名家抄本内

容珍秘，且有书法艺术的成分进行包装，让这些抄本都

带有一定的艺术风格和特色。这一时期江南士人是抄书

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抄书所形成的珍本、善本以及

秘本等大大增加了社会收藏量，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化传

承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规范化的印刷模式而言，抄本

中蕴含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成分更多。

1  明代江南士人抄书生活背景

1.1 江南士人抄书文化形成背景
在我国早期历史中，私家藏书比较多，也是文化传

承中的瑰宝。不管是在当时的社会中，还是在后世的文

化舞台上，这些私家藏书的历史、文化等价值都是巨大

的。古代因为没有现代快捷的印刷条件，所以抄录是文

字、书籍等传承的重要方式。抄书是私家藏书的基本来

源，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是最基本、也是最

必要的传书形式之一。但后来雕版印刷术出现后，抄书

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士人们开展的抄书活动十分

火热。

明代，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

的水平，促进了这一时期书籍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藏

书数量大大增加。数据统计显示，明代著名藏书家就多

达 400 多人，而这些藏书家，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江

南一带，其中以苏州和浙江为主。在古典记载中，提出

一些藏书家因为地理位置闭塞，或者是因为经济条件限

制，所以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藏书，还有一些秘本没有

纳入雕版印刷中，世间罕见，视为孤本或者是绝版，这

些书籍成为藏书家们所热衷的抄录对象，在藏书家之间

相互传抄。此外，明代江南地区的书价是相对昂贵的，

所以，这时候，藏书的成本也更高，藏书家需要收纳的

藏书众多，全部购买代价大，能够承受这种代价的藏书

家并不多，所以抄书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同时也

能够满足他们的藏书愿望。

在明代江南一带，人文荟萃，学术氛围比较浓。受

到浓厚的文化熏陶，士人们对于学术研究比较热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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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南方地区更加普遍，明代北京是政治中心，所以

北京地区的藏书也非常丰富。藏书的存在才会引起抄书

活动，藏书家也参与抄书活动，所以抄书和藏书的发展

也有密切关联。

2.1 政府引领藏书活动
明成祖在位时期，倡导发展儒家文化，在统治中，

也使用儒家思想主导，并采取有力措施来扩充藏书。他

不仅命人进行图书编纂，也大力在民间收购奠基，对于

天下遗籍，都收入国库藏书之中，由此推动了国库藏书

发展的空前繁荣局面。这种重视藏书活动的行为，使得

在这一时期，抄书活动随之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明人

开始参与到抄书的活动中，藏书家们也纷纷参与，抄书

活动成为当时的文人墨客们热衷的艺术文化生活之一。

2.2 经济发展促进藏书活动开展
明朝初期，国家重农政策推行后，成效显著，农业

户口不断增长，国家粮仓充实，经济发展一片欣欣向荣。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一时期，国家农业

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这对于社会工商业发展都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让社会藏书风气快

速崛起，为抄书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2.3 士人对经典书籍的热衷促进抄书活动繁荣
虽然在明朝后期，刻板印刷、雕版印刷术都实现了

发展，但是社会对于图书的需求量也在增长，藏书需求

旺盛。印刷术使用，虽然能够大大提升书籍出版效率，

但是图书种类众多，印刷也不能涵盖全部的典籍。而在

明朝的政治管理中，倡导儒家文化，因此对于其他思想

文化存在一定的打压行为，对于一些典籍、秘本等，政

府是禁止在市场流通的，所以，想要这些典籍进行收藏，

传抄是最好的方式。

3  明代江南士人抄书生活分析

在明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的倾向，随着南方政治、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江

南地区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是因为地区文人墨客汇集，

多有一些传世之作，也就造就了地区的浓厚的文化和学

术研究氛围。这一时期，江南士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追

求比较普遍，他们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对于一些经典著

作、文化典籍、秘本等也非常热衷。这时候的江南士人，

大多数进行抄书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拓印孤本，收藏典

籍，很多文人更多的是将抄书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他们在抄书中品味人生，解读作品，学习知识。此外，

在抄书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的练习自身的书法，在抄

本中，他们也尝试了使用不同的书法字体，所以抄本的

功能多样。抄本本身不仅具有书籍所具备的基本文化传

播功能，更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这些江南士人开展

抄书活动，更像是将这一活动融入到自身的生活中，将

抄书活动贯穿自身生活的始终，他们对于抄书充满热爱，

所以才能够持之以恒，甚至抄录出很多著名的作品，流

传后世。

4  结语

纵观明代抄书历史，可以看出，抄书活动的发展

是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事业发展的重要

体现；抄书作品自身具有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研究

价值重大。而就抄书活动这一行为来看，在江南地区

的文人墨客之所以比较典型，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通

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朝的经济繁荣是抄书活

动的重要基础，而政府对于藏书活动的支持，进一步促

进了抄书活动的发展。抄书活动的盛行也和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有一定的关联。抄书活动在印刷术出现后，依然

能够存在，一方面是印刷术自身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政

府对于部分典籍的禁止政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江南士

人自身的经济条件制约。就抄书这一活动来看，抄书自

身具有一定的严谨性、规范性，对于传统典籍、秘本的

传承具有重要价值。抄书中所体现的书法艺术、排版艺

术等，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抄书活动对于我们现在

的文化传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当前数字技术发展

的过程中，有些人对于传统书籍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观

点中，认为传统书籍有被完全替代的可能，这是不正确

的，图书典籍自身拥有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价

值是巨大的，这些是电子书籍完全不能与之媲美和替代

的，在文化传承中，不同文化载体都有其价值，不应该

笼统来对待和分析。就像抄书活动一样，现代手工书写

频率的不断降低实际上对人的涵养和艺术素养的培养是

不利的，抄书过程中的锻炼，对于人的培养也具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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